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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儒革道，叶落归根 
——金代医家张从正道医思想辨析 

 
程雅君 

 

                                                                         
张从正及其《儒门事亲》的医学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学者将之定位“儒医”。对于

其中的“道医”部分，中医学界几乎视之糟粕，道教学界无人涉及。作为医学改革家的
张从正，其对医学的改革突出体现在援儒革道上。张从正学术源于道医，而不是儒医。 

关键词：张从正 《儒门事亲》 道医  儒医  学术渊源 
作者程雅君，1972 年生，医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张从正（约 1156—1228 年），字子和。金睢州考城人。春秋时睢州为戴国，故而又

自号戴人。因长期在宛丘行医，又有人称他为“张宛丘”。《金史》本传云： 
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

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

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

“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

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①
 

作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张从正，是“攻邪派”的开山祖师，其学术渊源，本与道医学

有着血脉联系。但现代关于张从正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医学界将其学术思想的“道医”

部分视为糟粕；道教学界可能由于其代表作《儒门事亲》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忽略

了张从正学术思想的“道医”部分；②。其实，作为医学改革家的张从正，其对医学的

改革突出体现在援儒革道上，他是中医学从道医向儒医转化阶段的典型和关键人物。本

文在全面考察张从正的生平、著述、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阐释张从正的道医思想。 
 

一 
 
近代以来的学者，将张从正的学术思想归为儒医，应该说是不乏依据的。首先，也

                                                        
① 元·托克托等修《金史·张从正传》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六十九“方伎”。 
② 作者按：中医学界有关于中医文化方面的专门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中医学与儒、释、道的关

系。此亦是医学与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如果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医家或者医

学思想，则视为儒医。如果是以道家道教文化为主流的医家或者医学思想，则视为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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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为直接的线索就是他传世的最大医著《儒门事亲》。该书今传十五卷，其命名，《儒

门事亲原序》介绍得颇为清楚：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

传。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裹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

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怗，慈亲在堂，踰七望八，滫髓既具，未尝不防以

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诸家著述繁杂，

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

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较订锓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嘉靖辛丑

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
①
 

据此，则张从正命名书之意，无非是以医家原理，须待儒家哲理而发明；医家价值，最

在侍奉双亲之孝道。所以称“儒门”，称“事亲”，皆因他努力以儒生定为自己之故。所

以学者多视之为儒医。其次，张从正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金代，欣然因太医宜企贤和

曹大使的推荐，而应聘太医院。虽然不久他因为种种原因而辞去这个职务，但是从他晚

年的诗作中，仍不难看出其中的眷恋之情。《全金诗》存其《隐亭》诗三首云： 
学剑攻书两不成，年来踪迹愈如萍；而今隐水无鱼钓，収拾纶竿海上行。 

酷嗜医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钱。 

齿豁头童六十三，迩来衰病百无堪；旧游马上行人老，不似当初过汝南。
②
 

学剑功书、野芹献宸，本为鱼钓功名。但是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也只有收拾纶竿，憔悴

无堪，放迹江湖了。关于张从正辞去太医的原因，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时人李夷的

《赠国医张子和》诗亦颇有暗示： 
禁御喧喧以字行，麄工往往笑狂生。天将借手开金匮，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

动成千日醉，留连翻厌五侯鲭。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
③
  

李夷字子迁，后改名倵，宛丘人。与张从正显有交情，故叙情可信。张从正显然不是因

厌倦功名而甘心离开的，而是由于触怒了某些权贵。所以他晚年的心态，对于依儒不

成，才如此的惋惜。最后，也是更为大量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证明，张从正的确是努

力尝试做一个儒医。《儒门事亲》卷一对“方有七，剂有十”的传统说法进行辨析云： 
方有七，剂有十，旧矣。虽有说者，辨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剏之意，而为之

订。夫方者，犹方术之谓也。易曰：“方以类聚。”是药之为方，类聚之义也。或

曰：“方谓五方也。”其用药也，各据其方。 

乍一看，以“方术”来解释这个“方”字，似乎有着浓郁的道教色彩。然具体谈到这个

“方术”的时候，张从正的解释则是： 
如东方濒海卤，斥而为痈疡；西方陵居华，食而多頵腄赘瘿；南方瘴雾卑湿，

而多痹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满病；中州食杂，而多九疸、食痨、中满、留饮、

                                                        
① 明·邵辅《儒门事亲原序》，《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御选金诗》卷二十二“七言绝句四”，《钦定四库全书》总集类。 
③《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总集类。 



援儒革道，叶落归根 

 75

吐酸、腹胀之病。葢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处、情

性、寿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药也，亦杂诸方而疗之。如东方之藻蒂，南方之丁

木，西方之姜附，北方之参苓，中州之麻黄、远志，莫不辐凑而参尚。故方不七，

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剂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

之合，剂犹羮之和也。方不对病，则非方剂不蠲；疾则非剂也。七方者，大小、缓

急、奇偶，复也。十剂者，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也。
①
 

则所谓“方术”，变成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方剂”的代名词。张从正不可能不知道“方

术”一词的道教色彩，然而他故作新解，其“援道革儒”的努力是毋庸多言的。《儒门

事亲》卷一云： 
夫夫，犹酷夫之夫也。以夏夫酷夫，而成夫夫也。夫有夫夫，连夫不已。此夫

经经经之经也，多在经经之下，经如经经。是为夫夫，犹夫也。久而不已，令人经

也。内夫既以夏，夫于夫而为夫，何后世之医者，皆以脾寒治之?世医既不知邪热

畜经之深为寒战,遂为寒战所感,夫不悟邪热入而后出于表,发为燥渴,遂为交争所感.

相传以姜附硫黄,平胃异,攻散交,解饮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效。执以为是，至

使父子、弟兄相传。及其夫之甚者，则归之祟怪，岂可不大笑耶？《内经》：“归于

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难化也？⋯⋯会陈下有病夫二年不愈者，

止服温热之剂，渐至衰羸。命予药之余，见其羸，亦不敢便投寒凉之剂。乃取《内

经》“刺夫论”详之曰：“诸夫不已，刺十指间出血。”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

血，血止而寒热立止。咸骇其神。余非衒术，窃见夫学之人，不术术术，术说鬼

疾，妄求符箓，祈祷辟匿，法外旁寻，以致病人迁延危殆。夫病除岚瘴一、二发必

死，其余五脏六腑，夫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误杀之也。
②
 

以医理解病原，以谬误拨迷信，引经据典，力破愚昧鬼神之说。又以临床实例来明确批

判那些“谬说鬼疾，妄求符箓，祈祷辟匿，法外旁寻”的晚学、方士之流。此中我们不

难见出，关于“方术”做过新解之后，对于道教原来属于方术的那一套，他变换的改称

为“方士的活动”。如此，一旦有了相关案例可以帮助自己发挥这种思想的时候，张从

正也似乎总是力图朝着一种实证科学的路子来驳斥巫觋符咒之类的活动。《续名医类

案》卷二十九： 

张子和曰：“予昔过夏邑西，有妇人病胀如鼓。饮食乍进乍退，寒热更作，而

时呕吐，且三年矣。师巫觋符咒，无所不至，惟俟一死。会十月农隙，田夫聚猎。

一犬役死磔于大树根盘，遗腥在其上。病妇偶至树根，顿觉昏愦眩瞀不知人，枕于

根侧。口中虫出，其经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舔其遗腥。其人惊见长虫，两袖裹其

手，按虫头极力出之，且二尺许，重几斤。剖而视之，以示诸人，其妇遂愈。虫亦

无名。此正与华元化治法同，盖偶得吐法耳。
③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一“七方十剂绳墨订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张从正撰 《儒门事亲》卷一 “疟非脾寒及鬼神辨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③ 清·魏之琇撰《续名医类案》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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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的非道医身份似乎比较清楚了。《儒门事亲》卷七“腰胯痛九十三”更记载这样

一个饶有趣味的案例：一男子六十余，病腰、尻、脊、胯。皆病数载不愈，昼静夜躁，

大痛往来，屡求自尽天年。且夕则痛作，必令人以手槌击，至五更鸡鸣，则渐减，向

曙，则痛止。左右及病者，皆作鬼神、阴谴、白虎啮，朝祷暮祝。觋巫、僧道、禁师

至，则其痛以减。又梦鬼神战鬬相击。山川神庙，无不祭者。淹延岁月，肉瘦皮枯，饮

食减少，暴怒日增，惟候一死。这时： 
有书生曰：“既云鬼神、虎啮、阴谴之祸，如此祷祈，何无一应？闻陈郡有张

戴人，精于医，可以问其鬼神、白虎与病乎？彼若术穷，可以委命。”其家从之。

戴人戴其两手，脉皆戴戴戴戴，力如张夫。谓之曰：“病虽经，难于食。然戴、

尻、脊、胯皆痛者，必大便戴燥。”其经右曰：“有五、七日，或八、九日，见燥粪

一两块，如弹丸，结硬不可言。曾令人剜取之，僵下一两块，浑身燥痒，皮肤皱

揭，枯涩如麸片。”戴人既得病之虚实，随用大承经汤，以姜枣煎之，加牵牛头末

二钱，不敢言是泻剂。盖病者闻暖则悦，闻寒则惧。说补则从，说泻则逆，此弊非

一日也。而况一齐人而傅之，众楚人咻之乎？及煎成，使稍热咽之，从少至多，累

至三日。天且晚，脏腑下泄四、五行，约半盆。以灯视之，皆燥粪燥痹块，及瘀血

杂脏，秽不可近。须臾痛减九分，昏睡，鼻息调如常人。睡至明日，将夕始觉饥，

而索粥。温凉与之，夫困睡。一、二日，其痛尽去。次令饮食调养，日服导饮丸、

甘露散、滑利便溺之药，四十余日乃复。
①
 

此案例通过一个饱受腰、尻、脊、胯病痛的病人，在经过种种不可言传的折磨中，以至

于左右及病者，皆作鬼神作祟的情况下，由一个“书生”，也就是“儒生”来指点迷

津，最后在张从正的几乎完全是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 ②式“儒医”式的治疗

中，大病痊愈。张氏此段案例，几乎是旗帜鲜明地把自己放在“儒医”的方向上，对各

种“觋巫、僧道、禁师”的“鬼神、阴谴、白虎啮”的说法进行批判。故而，从诸如此

类的线索中，张从正不惟自己有意识的努力向儒医靠拢，并且在医学实践和以学理论上

给与大力的推行和鼓吹。所以清·陆陇其《读<金史·方伎传> 》感慨云： 
噫！治天下而用法，必若张子和，然后可哉？ 夫《金史》云：“五谷有恒性，

而顺成不可必，故有年大。有年以异，书于圣人之经，犹人有恒性，而至行不易

得，故孝友以异传于列代之史。若治天下者，能如张子和之用药，亦何患？孝友之

风，不满天下哉？
 ③
 

本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代以来的学者之所以将之归为儒医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并不总是和他的初衷相吻合。我们考察张从正医学思

想的根源，还要仔细辨析其中诸多的复杂因子。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七“燥形”，《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孔子著，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音义，《钦

定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③ 清·陆陇其撰《三鱼堂文集》卷四“杂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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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从正复杂的医学理念，首先表现在大量的与他本人标榜和努力的“儒医”方向显

著矛盾的大量案例上。《儒门事亲》卷七“咽中刺塞一百十”云： 
戴人过隐阳，强家一小儿，约五、六夫。同队小儿以蜀黍秸相击，逆芒倒刺于

咽中，数日不下粥、药，肿大。发其家，告戴人。戴人命取水，依道经中“咒水

法”，以经手屈中指及无名指，作三山印，坐水盏于其上。右手掐印文，是金创

印。脚踏丁字，立望太阳或灯火，取经一口，吹在净水盏中。咒曰：“吾取老君东

流顺，老君奉夫摄去流水。吾流大帝流，所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流

令。”摄念七遍，吹在盏中，虚搅卓三次为定。其儿咽水下咽，曰：“我可也。”

三、五日肿散，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
①
 

 “依道经中‘咒水法’”，此明白无误的表明了张从正“道医”的实践特征。所谓“法

亦有不可侮者”，其“法”，道医之法，与“儒医”无干。 
事实说明，当某种疾病于医药处无法处置之时，张从正不仅信奉道医、而且专心收

求各种咒法、存思法等典型的道医术。《儒门事亲》 卷五“金疮五十四”： 
夫一切刀箭所夫，有刀箭药。用风化石灰一斤，龙骨四两，二味为细末。先于

端四日采下刺蓟菜，于端午日五更，合杵臼内，捣和得所团，作饼子若酒曲。中心

穿眼，悬于背阴处阴干，捣罗为细末，于疮口上掺贴，亦治里外臁，并诸疮肿，大

效。夫有咒法。咒曰：“今日不祥，正被某夫。一禁不疼，二禁不痛，三禁不脓、

不作血，急急如流令，奉夫摄。”夫每念一遍，以右手不一遍，不在经手中。如此

七遍，则放手吹去。却望太阳取经一口，吹在所夫处。如阴晦夜间，望北斗取经亦

得。所夫之人，大忌鸡、猪、鱼、兎、酒、醋、热面、动风之物。如食之，则疮必

发。夫一法：夫发东方日出始，取经一口；日出一半，取经一口；日大圆满，取经

一口。吹在所夫之处，如此三次，则止。用法之人，并无所忌。所夫之人，禁忌同

前。可于无药之处用之。
②
 

又如同卷“身痩肌热八十五”云小儿身痩、肌热、面黄、腹大或吐泻，腹有青筋、两胁

结硬,如椀之状，名“乳痈癖”，俗呼曰“妳脾”。关于这个症状，张从正先从病理上分

析之： 
乳痈得之，绵帛大厚，乳食夫多，大热则病生肌，大饱则必夫于肠胃。生于肌

表者，赤眼、丹瘤、疥癣、痈疖、眉炼、赤白、口疮、牙疳、宣烂及寒热徃来。此

乳母抱不下怀，经热薫蒸之故，手脉浮数也。夫于肠胃者，吐泻、惊疳、哽经、腹

胀、肌痩、面黄、肚大、筋直、喜食泥土、揉鼻窍、头发作稔、乳瓣不化，此皆大

饱之致然也。久而不愈，则成乳痈，两手脉戴而紧也，此其辨也。已上诸证，皆乳

母怀抱，奉养过度之罪癖之疾。”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七“燥形”，《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五“金疮五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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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提出治疗方案：“可以丁香化痹散取过，数服牛黄通膈丸、甘露散、益黄散等药磨

之。然而谈到如果不能治愈的时候，可以有揉脾一法。此法又是道教医术： 

咒曰：“日精月华，咒吾手法。夫咒减消，咒流夫摄。”右用法之人，每念一

遍，望日取经一口，吹在手心，自揉之。如小儿病，在经壁上，用法之人亦经手揉

之；在右壁，以右手揉之。亦吹在乳脾上，令母揉之。男孩儿用单日，女孩儿用双

日。大忌风雨、阴晦、产妇、孝子见之。用法之时，宜于日中前。晴明好日，色则

可矣。 

可见，在正常疗治不能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张从正并没有固守“儒医”的身份，而是非

常用心的采用道医术。他如同卷“疮疖瘤肿五十一” 、“疮肿丹毒五十二”亦此类： 
夫大人疮疖、小儿赤瘤肿发之时，疼痛不止。《内经》曰：“夫诸痛痒、疮疡，

皆生于心火。”可用一咒法禁之，法者是心法。咒曰：“龙鬼流兮诸流肿，痈疮脓血

甚被痛。忘心称念大悲咒，三唾流肿随手消。”右一经念咒三遍，望日月灯火取经

一口，吹在疮肿丹瘤之上。右手在疮上虚不、虚撮三次，经手不动。每一经念三

遍，虚不、虚撮三次。百无禁忌。如用之时，心正为是。此法得于祖母韩氏相传，

一百余年。用之救人，百发百中。若不食荤酒之人，其法更灵。病疮肿者，大忌

鸡、猪、鱼、夫发热、动风之物。此法不得轻侮，无药处可用之。  

夫大人、小儿疮肿，丹流发热、疼痛不止者，有一法。面北端发北海雪浪滔

天、冰山无际、大寒严冷之经。取此经一口，吹在疮肿处，立止。用法之人，大

忌五辛之菜、五厌之肉。所病之人，切忌鸡、猪、鱼、兔、酒、醋、湿面等物，

无药之处，可用此法救之。 

不唯如此，在因为外物生病，不能一气脉理论圆通解释的情况下，张从正也会毫不犹豫

的选择“《道藏经》一咒法”。《儒门事亲》同卷“鱼刺麦芒五十六”又载： 
夫鱼刺、麦芒、一切竹木签刺咽喉，及须发惹伴在咽嗌中，不能下者，《内

经》曰：“不因经动，而病生于外。”可用《道藏经》一咒法治之。咒曰：“吾请老

君东流顺，老君奉勑摄摄摄法流水。吾流大帝流，不（按，原文作此，当“所”字

之误。）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流令。奉敕摄。”一经念遍，夫以经手屈中

指、无名指作三山印，印上坐净水一盏，右手掐印文，作金创印。经手在下，右手

在上，经手象地，右手象天，虚挽虚卓，九次为定。经足横，右足竖，作丁字立。

如作法时，望日月灯火，取经一口，吹在盏内。此法百无禁忌。用法之时，以正神

经是也。如所夫物下，不可便与米汤、米饭吃，恐米粒误入疮口中，溃作脓也。姑

以以面夫养之数日，可也。 

他如《儒门事亲》同卷“禁蝎五十九”载： 
夫禁蝎有一咒法，咒曰：玉女传仙摄，敕咒蛜蜥灭。 右如有蝎螫之人来求治

者，于蝎螫处望而取经一口，黙念七遍，怒著作法，吹在蝎螫处。《内经》曰：蜂

虿之流，皆属于火。可用新水一盆浸之，如浸不得处，速以手帛蘸水搭之，则痛止

也。用法之人，大忌五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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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同卷“疟疾不愈九十七”载： 
夫夫疾连夫不愈者，可用咒果法治之。果者，谓桃、杏、枣、梨、栗是也。咒

曰：吾从东南来，路逢一池水。水里一条龙，九头十八尾。问伊食甚的，只吃夫病

鬼。’右念一遍，吹在果子上。念七遍，吹七遍在上。令病人于五更鸡犬不闻时，

面东而立，食讫，于净室中安困。忌食瓜、果、荤肉、热物。此法十治八九。无药

处，可以救人。 

亦此类。更有甚者，《儒门事亲》同卷“乳痈七十四”记载了张从正即使能够运用圆通

的医学理论解释病因时，也会毫不犹豫选用道医术： 
乳痈发痛者，亦生于心也，俗呼曰‘吹乳’是也。吹者，风也。风热结薄于乳

房之间，血脉凝注，久而不散，溃腐为脓也。可用一法禁之，咒曰：谨请东方护司

族，吹妳是灰妳子。右用之时，当先问病人曰：甚病？病人答曰：“吹妳”。取此经

一口，但吹在两手坎字文上，用大拇指紧揑定，面北立，一经念七遍，吹在北方。

如此者三遍。若作法时，以经右二妇人面病人立，于病乳上痛揉一、二百数，如此

亦三次则愈。 

既然已经以“风热结薄，血脉凝注”理论解释了“吹乳”之病的原理，但提供的仍然是

道教医术，张从正的医学思想的复杂之处，可见一斑。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张从正运用道医符箓之术，但我们也能找到他在配制药物上，积

极采取道教玄妙法术的事例。《儒门事亲》卷九，张从正记载其配制治疗出箭头一病的

“万圣神应丹”的过程： 
右于端午日前一日，持不语。寻见茛菪科，言道：“先生你却在这里那？”道

罢，用柴灰自东南为头围了，用木椑子撅取了根周回土。次日端午，日未出时，依

前，持不语，用镬口一，镬取出土。用净水洗了，不令鸡犬、妇人见，于净室中，

以石臼捣为泥丸如弹子。大黄丹为衣，以纸袋封了，悬于高处阴干。如有人着箭，

不能出者，用绯绢盛此药讫，放脐中，用绵裹肚，系了。先用象牙末于疮口上贴

了，后用前药。如疮口生合，用刀子利开，贴之。
①
 

从配制药物的特殊日期选择、莫名情态话语、严格制作，神秘保存、玄虚举止以及带有

迷信色彩的各种避讳上，张从正的方法都是完完全全道医的做派。 

    考察张从正的复杂医学思想，还应结合他本人的生平状况来进行。元·刘祁撰《归

潜志》巻六云： 
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久居陈，游余先子门，后召入太医

院，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麻知几九畴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因为文之，有

《六门三法》之目将行于世。会子和、知几相继死，迄今其书存焉。
②
 

张从正虽有心向儒，但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所谓放诞，所谓无威仪，均非儒家克己复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门”，“万圣神应丹出箭头”，“茛菪科”（按原注：一名天

仙子，取着中一科，根本枝叶，花实全者好。）《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元·刘祁撰《归潜志》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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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教。而张从正这种处世态度，以及他浓厚的道医色彩，应该与他所接受的浓郁的道

医影响有关。张从正应该说至少算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①，而刘完素无论是从医学理论

还是从医学实践上而言，都堪称道医之大、之纯正者。《儒门事亲》卷十三张从正在其

《刘河间先生“三消论”》一文中首论：“《易》言天地自太虚至黄泉有六位，《内经》

言人之身自头至足亦有六位，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间自肺至肾又有六位。人与天地、造

化、五行同一炉韛，知彼则知此矣。”②这种 “人与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炉韛”思

想，注定了张从正在学术思想上对刘完素道医思想上的继承。所以，尽管张从正在自己

的医学思想和从医实践中努力走出一个新的方向，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但对于一个地地

道道的医生而言，一旦道医的某些医术真的能为医学实践所证明的时候，他也会坦然的

打通思想的樊篱，在追求实践的过程中保持真诚地对真知的承认。张从正的大弟子，

《儒门事亲》的整理和润色者麻知几同样是一个道医思想比较典型者。从麻知几早年的

求仕经历和学术思想的儒家倾向来看，颇类张从正。而且此人亦“性资野逸，高蹇自

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迳去不返顾。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复谢病去。”③

性格亦类张氏。更加后来他因经义学《易》，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

筮、射覆之术。及至晚年喜爱医术，遂得以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

著书。④至此，他身上的道医色彩益发鲜明了。所以元·刘祁《归潜志》卷二云：“知

几为人耿介清苦，虽居贫，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狭，交游少不惬意辄怒

去。盖处士之刚者也。”
⑤
称其“以道自守”，称其“处士之刚者”，俨然以道人目之

了。张从正的这些师承渊源和传递脉络，也能旁证出他的道医思想和道医法术的非偶然

性。 

 
 

                                                        
① 作者按：金元明清以来，皆以张从正为刘完素之弟子。但现代学者或有异议者，如冯志广、杨建

宇等在《张子和学术思想渊源》论文中认为：“张氏大量地、比较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扁鹊、华佗

流派的诸多学术观点。张氏的学术观点与扁鹊《难经》的学术观点一脉相承，继承了儒学、《内

经》、《伤寒论》、河间学派的部分学术观点，并提出了自己创新的观点。同时，张子和（从正）学

术思想是对《内经》相关理论之扬弃，而渊源于扁鹊《难经》学派。”笔者认为张从正应该说至少

算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根据是：一、《金史》本传云：“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二、

元·戴良《赠医士周原启序》云：“金源有国，时医者三人，曰刘守真氏、曰张子和氏、曰李明之

氏。守真、子和当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风气坚劲，而禀受雄浑；饮食充厚，而保养慎密。故

其治疾也，每以大实大满视之，而用泻法，以攻其有余。”（元·戴良撰《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

“鄞游稾第七·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清·阎若璩《跋素问》云：“刘守真、张

子和辈，值金人强盛，民悍气刚，故多用宣泄之法。”（清·阎若璩撰《潜邱札记》卷五“补正日

知录”，《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述两位学者都把刘完素、张从正的学术思想合为一

体，认为刘、张二人“多用宣泄之法”，“每以大实大满视之，而用泻法，以攻其有余”，而与张洁

古、李明之、朱彦修、滑伯仁等比较。可见，张从正学术思想受刘完素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③ 元·托克托等修《金史·张从正传》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四“文艺下”。 
④ 元·托克托等修《金史·张从正传》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四“文艺下”。 
⑤ 元·刘祁撰《归潜志》卷二，《钦定四庫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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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实上，考张从正之所以被定为儒医的原因，首先在于《儒门事亲》的命名上。据

明·邵辅《儒门事亲原序》介绍，是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但其名书之义，所谓“医家

奥旨，非儒不能明。药裹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①
的说

法，则并不见诸于张从正本人的叙述。而整理《儒门事亲》者，确是曾经有着同样儒医

思想的麻知几。但依据金·元好问撰《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所云：“国医宛丘张子

和，推明岐黄之学为说，累数十万言，求知几为之润。” ②则张从正著书立说的本意，

是在于“推明岐黄之学”，亦即道家的那一套。而既求知几为润色，则偏差之处，必在

所难免。有意思的是，康熙《御定渊鉴类函》巻三百二十二云：“所著有《儒门事亲》

若干卷，盖为儒生桑某所润色云。”③此说是“儒生桑某所润色”，虽不知何据，但强调

的也还是一个意思。因此，《儒门事亲》从命名到加工，在经过儒生润色这一点上应该

不会有错。那么，张从正被视为儒医的原因，当然也就更为复杂了。 
金兴定中（1217-1221），张从正被召补太医，不久辞归，是其生平重要事件。召补

太医自然与张从正医名素著相关，其直接原因可能是由于太医宜企贤和“曹大使”的推

荐。《儒门事亲》 卷八“伏瘕一百三十一”： 

汴梁曹大使女，年既笄，病血瘕数年。太医宜企贤以破血等药治之,不愈。企

贤曰：“除得陈州张戴人方愈。”一日，戴承语至汴京，曹大使乃邀戴人问焉。戴人

曰：“小肠遗热于大肠，为伏瘕，故结硬如块，面黄不月。”乃用涌泄之法，数年之

疾，不再旬而效，女由是得聘。企贤问谁治之，曹大使曰：张戴人。企贤立使人邀

之。
④
 

此时张从正 60 余岁。 但张从正在太医院任职时间不长，《归潜志》云：“后召入太医

院，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
⑤
，《河南通志》言“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辞

去。”
⑥
。关于张从正辞归的原因，在其同时及后世均众说纷纭，甚至谣言四起。《儒门

事亲》卷九“杂记九门·谤峻药”条记载： 
或言戴人用医皆峻激，乃本草中下品药也，岂可服哉？戴人曰：“甚矣，人之

不读书！《本草》言上药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者，所以辩其性刚柔也。《内

经》言所谓君、臣、佐使者，非本草中三品之谓也。主治之为君，次君之谓臣，应

臣之为佐使。假如大黄能治此病，则大黄为君。甘遂能治此病，则甘遂为君矣。若

专以人参、黄蓍治人之邪经，此庸工所以常误人命也。”李嗣荣言：“京中闲人云：

                                                        
① 明·邵辅《儒门事亲原序》，《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元好问撰《遗山集》卷二十四“碑铭表志碣”，《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 康熙《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二十二“方术部一·方术总载一·医二”，《钦定四库全书》集部，

总集类。 
④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 卷八“内积形”,《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⑤ 元· 刘祁撰《归潜志》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⑥《河南通志》卷七十一“方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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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人医杀二妇，遂辞太医之职而去。’”夫有人云：“昔曽医杀颕守，私遁而去。”

麻知几初闻，亦疑之。乃载见戴人于㶏阳，观其用药，百发百中，论议该赡，应变

无穷，其所治之疾，则不三、二十年，即十年或五六年，应手輙愈。群医之领袖，

无以养生。及其归也，谤言满市。皆曰戴人医杀仓使、耿四而去，时仓使以病卒，

与余未尝通姓名。耿四病嗽咯血，曽问戴人。戴人曰：公病消困，不可峻攻，宜以

调养。戴人已去，后而卒矣。先生乃肖李嗣荣所言，皆诬也。凡余所治之病，皆众

壊之证。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则当怨于戴人。夫戴人所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

以是嫉之。夫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药，将愈未愈之间，适戴人去，群医毁之曰病

为戴人攻损。急补之，遂用相反之药。如病愈，则我药可久服，攻疾之药可暂用。

我方攻疾，岂欲常服哉？疾去则止。药若果欲养经，五榖、五肉、五菜非上药耶？

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核哉？ 

据此，张从正先是积极入仕，供职于太医院。然而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旋又辞归。 

“及其归也，谤言满市”。考张从正的自辨，首先是张从正的攻邪学术思想不被当时的

太医院同行接受，所谓“或言戴人用医皆峻激，乃本草中下品药也，岂可服哉？”张从

正的攻邪临床实践不易被当时的上层权贵以及儒医所接受，因为他们俗尚温补而恶攻

泄。其次是张从正受到京城同行的嫉妒污蔑。所谓“戴人医杀二妇”之事，不过李嗣荣

托言：“京中闲人云。”无疑是空口相诬。而所谓“戴人医杀仓使、耿四”之事，诚如张

从正所辨明的那样，时仓使以病卒，与其未尝通姓名。耿四病嗽咯血，曽问戴人。戴人

嘱以调养。戴人已去，后而卒。亦为污蔑。倒正如张从正所总结的群医诋毁之由更为真

切： 
凡余所治之病，皆众壊之证。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则当怨于戴人。夫戴人所

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以是嫉之。夫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药，将愈未愈之

间，适戴人去，群医毁之曰病为戴人攻损。急补之，遂用相反之药。如病愈，则我

药可久服，攻疾之药可暂用。 

或以难治，或以死怨、或以庸误，皆为嫉诬之口实。故张从正的同乡李夷的《赠国医张

子和》诗亦颇有暗示：“禁籞喧喧以字行，麄工往往笑狂生。”“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

青黏要指名”。①以莫触曹瞒怒典故，联系到张从正的生活习惯几乎与上流社会格格不

入，不屑曲膝迎奉，羞于“古人以医为师，故医之道行。今之人以医辟奴，故医之道

废。有志之士，耻而不学。病者亦不择精粗，一槩待之。常见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

喏，真可羞也。”“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嗜酒”等细节，则张从正的离京，可能还

有触怒其他显贵的原因。 
但是我们考察张从正离开京城，放弃儒医生涯的真正原因，却恐并不仅仅在于群口

嫉才，或不顾细行。前引《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门·谤峻药”条有一句话颇值得留

意：“群医之领袖，无以养生。及其归也，谤言满市。”张从正自称“群医之领袖”，并

明言其所以离开的原因是“无以养生”，则所谓“及其归也，谤言满市。”不过是他“人

                                                        
①《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总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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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茶凉”的结果。那么，张从正想走仕途，想做儒医的理想，所受到的第一大挑战，倒

不是什么同行相轻，而是因为在太医院里，他感觉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失望。据《金史》

卷五十五 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太医官，旧自从六品而下止七阶，天眷制，自从四品而下，立为十五阶：从四

品上曰保宜大夫，中曰保康大夫，下曰保平大夫。正五品上曰保颐大夫，中曰保安

大夫，下曰保和大夫。从五品上曰保善大夫，中曰保嘉大夫，下曰保顺大夫。正六

品上曰保合大夫，下曰保冲大夫。从六品上曰保愈郎，下曰保全郎。正七品上曰成

正郎，下曰成安郎。从七品上曰成顺郎，下曰成和郎。正八品上曰成愈郎，下曰成

全郎。从八品上曰医全郎，下曰医正郎。 

而张从正去太医院，究竟官位何品，并不清楚。但由于他只是因了太医宜企贤得推荐而

赴任，又任期过短，所医皆难症，且无缘与真正的皇家接近，故而医名显然尚未达于宫

廷内部。据《金史》卷五十六 志第三十七百官二云：“太医院。提点，正五品。使，从

五品。副使，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掌诸医药，总判院事。管勾，从九品。随科至十

人设一员，以术精者充。如不至十人并至十人置。（不限资考。）正奉上太医（一百二十

月升除），副奉上太医（不算月日），长行太医（不算月日），十科额五十人。”则推测张

从正在太医院最多不过是一个从九品以下的，尚未及转正的随科类医职而已。《金史》

卷五十八 志第三十九“百官四·百官俸给”条云： 
从九品：朝官，钱粟一十贯石，麦二石，衣绢各五匹，绵三十两。外官，诸教

授，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 

我们以从九品的“诸教授”的待遇来推测张从正的俸禄，当不会差距太远。则“钱粟一

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的确太微薄了些。因为有材

料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张从正在民间个人行医的收入情况。《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

门·病人负德，愈后吝财”条记载： 
南乡刀镊工卫氏病风，半身无汗，已再中矣。戴人以三法疗之，寻愈。恐其求

报，乃绐曰：“余夜梦一长髯人针余经耳，故愈。”巫者武媪年四十，病劳三年，羸

经不足观。诸医技絶。适五六月间求治，愿奉白金五两。戴人治之，五六日而安。

止答以白金三两。乃曰：“一道士投我一符，焚而吞之，乃痊。”如此等人，不可胜

计。若病再作，何以求治？至有耻前言，而不敢复求治疗，而杀其躯者。此所以世

之庸工，当正病时，以犀、珠、龙、麝、丁、戴、木、乳乘其急，而巧取之。然君

子博爱贤愚，亦不当效若辈也。 

巫者武媪因为痨病三年，诸医技絶，无奈找到张从正，竟然“愿奉白金五两”，我们且

不说这个“愿”是否是真的自愿，但张从正至少是觉得医有所值的。及至武媪病愈之

后，只封三两，而亏欠二两，而张从正尚以为少，以为病人负德。仅武媪一病，收白金

三两尚嫌负德，更何况这类情况“不可胜计”呢？则足见其于个人诊所的收入之丰了。

那么难怪对于太医院的微薄收入，他不放在眼里了。当然，关于张从正从医的开价上，

我们尚无法得出是否是天价的结论。据其反对庸医们趁人之危，巧取豪夺，故意以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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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龙、麝、丁、沉、木、乳乘病人之急的做法，他也持以“君子博爱贤愚”之念，这

也是其作为大医的医德的标记吧。 
不管张从正辞去太医院职务的具体原因究竟如何，但他一生毕竟难以彻底摆脱入世

显达的遗憾。所以其晚年授徒、讲学，仍念念不忘“书生”之梦。《儒门事亲》卷九

“高技常孤”条云： 
戴人常曰：“人言我不接众工。”戴人曰：“余岂不欲接人？但道不同，不相为

谋。医之善，惟《素问》一经为祖，有平生不识其面者，有看其文不知其义者，此

等虽日相亲欲何说？止不过求一、二药方而已矣。大凡药方，前人所以立法。病有

百变，岂可执方？设于富贵之家病者，数工同治。戴人必不能从众工，众工亦不能

从戴人，以此常孤。惟书生、高士、推者复来，日不离门。”戴人夫曰：“我之术，

止可以教书生，不能受医者。”忽授老书生。戴人问之，曰：“我是书生，岂不知书

生？书生固多许可，以易慢。”（戴人）曰：“彼未尝见予治病，故有是言。若亲见

予治病数十人，自反思矣。”凡谤我者，皆望风取信于群医之口也。孔子曰：“浸润

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①
 

从“惟书生、高士、推者复来，日不离门”到“我之术，止可以教书生”，再到以

孔子的话自勉，均表明这种无法解脱的挣扎。但是毕竟这个梦境只是过眼的烟云，理想

总是与现实千差万别，所以张从正辞太医后，依然行医、授徒、并抓紧了《儒门事亲》

的写作、修改、定稿工作。麻知几妻病而“使人就诸葛寺礼请戴人”②、“戴人客邓墙

寺”③等，则反映了其晚年常访道于宫观寺庙，与宗教人士交游的事实。张从正的晚

年，不得不回到社会所赋予他的道医角色中来。宋·周孚《送张子和之金陵》诗云： 

转蓬相遇紫髯城，老眼昏昏喜再眀。与世多违真俗债，于身无益是虚名。试将

休歇偿前境，莫把文章眩后生。若相钟山有闲地，早令秋雁与传声。
④
 

好友的“钟山闲地”、“虚名无益”的慰劝，恰好成为他晚年思想的真实反照。张从

正作为一代名医，以其卓绝的医学思想，特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在他那个时代，一位

毕生援儒革道，最终叶落归根的医家的所有的梦想和幻灭。 
（责任编辑  于 光）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九，《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六“滑泄干呕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③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六“沙石淋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④ 宋·周孚撰《蠧斋铅刀编》卷二“古律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